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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中学1990届蔡桂顺校友从南

极点探险回来后，写了本书，邀我写序，

我欣然答应。因为桂顺是个有温度的

人，我素来欣赏。

多年前，我就通过《上望往事》“认

识”了桂顺校友。他爱好写作，对乡土

有特别浓深的情结并真诚地流之于笔

端。《上望往事》是他的乡土作品代表

作，写童年趣事，写父母故事，写“六指

虾虮”的家族往事，写出了故乡的风土

人情和人伦教化。他的文字语言幽默

诙谐、鲜活生动，里面还有许多非常接

地气的瑞安方言，读来轻松又亲切。记

得十几年前，《上望往事》在《瑞安日报》

连载了大半年，农家出身的我颇为喜欢

桂顺这种自然、真诚、充满家乡烟火气

息的写作风格。在他的文章里，我也看

到了曾经的自己，塘下场桥的一个农家

少年。特别是他那些写父母的文章如

《行走在觅食路上的母亲》《父亲和他的

盟友》《诀别》等，非常真实、深沉，令人

感慨万千。

在以“上望往事”系列记录故乡的

同时，桂顺还孜孜不倦地研究、记录瑞

安地方人文历史方面的“城南旧事”。

2014年，他以“瑞中1990届慈善团队”

的名义创建了瑞安关爱抗日战争老兵

公益组织。为了寻找瑞安抗战老兵有

关的资料，他不畏艰难自费跑了许多地

方，如南京、上海、云南.....台湾就去过八

趟，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情。2023年9

月，他在上海瑞中校友会年会上作分

享，讲了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故事，让

现场听众纷纷落泪。故事大概是这样

的：瑞安某地有个80多岁的老人，一辈

子没有见过父亲，因为他是个遗腹子。

1940年代初期，他父亲刚刚结婚不久

就扛枪出去打日本鬼子，从此再也没有

回来。他的儿子即那位80多岁的老人

听说桂顺是做地方抗日战争人物资料

收集，希望桂顺能够帮他寻找父亲的有

关信息，也好让年事已高的自己在离开

世界前能够一圆“见见父亲”的梦。然

后桂顺和他的朋友们千方百计翻阅资

料、寻找线索，后来终于在黄埔军校资

料里找到一张老人的父亲在黄埔军校

入读的黑白戎装照片。当桂顺一行人

将这张穿越了80多年封尘在历史烟幕

的黑白照片送到老人居住地时，当地民

众在村口大放鞭炮，抗日烈士的一百多

名族人齐刷刷跪在村口的黄土上，隆重

迎接先辈的灵魂“回家”，场面之庄重肃

穆，让人动容。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那天，桂顺在台上讲，我在台下感动得

热泪盈眶。

桂顺在做瑞安抗日老兵公益事业

的同时，很用心地收集到了很多当年参

加过抗日战争的瑞中学子的资料，如林

尹、秦汝标、朱珍顺、林育、潘桐等20多

人。去年年底，我与蔡桂顺校友、关爱

抗战老兵志愿者等一起去文成县看望

了抗战老兵、101岁的林育校友。对于

一所中学而言，这种资料是极其珍贵

的，在某种意义上填补、充实了学校的

发展史。

桂顺在台湾寻找、采访抗战老兵

时，还特地收集了许多曾经毕业于瑞中

的台湾籍老校友的故事，如池士勋、林

慰曾、李德进等老学长，并一一上门看

望、采访，把老学长们对母校的眷恋之

情记录下来，也向他们转达母校对老校

友们的深切祝福，这样的行为很有意

义，很好地沟通了母校和老校友的关

系，增添了瑞安中学浓浓的人情味。

所以说，桂顺校友是一个温暖的

人。他身上所具有的乡土情怀、母校情

怀是赤诚的。这种赤子之心弥足珍贵。

最为难得的是，桂顺是个富有激

情、勇敢清醒的追梦人，他的行动很好

地诠释了母校“深思力行”的瑞中精

神。这次他带着家人跟随探险队去号

称“死亡坟场”“风极”的南极点探险，据

说，到南极区域旅游的人不少，而到南

极点的人每年限制在80人左右，而且

大部分是科考队员或探险者。桂顺前期

辛苦准备了4年，途中经历了种种难以

想象的困难，终于成功抵达世界真正的

尽头，圆了他追了37年的南极点之梦，

据说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

瑞安人，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瑞中学

子。这种不忘初心、不屈不挠、奋勇向前

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奔波了10万里

的他回到故乡瑞安后，多了个“南极人”

的称号，很多人说他是“壮士”“勇士”，我

觉得一点也不为过。他不是一个空想主

义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

做。他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强大的行动

力、锲而不舍的意志。

追求自我实现是马斯洛理论中最

高层次的需求，人们追求自我潜能的充

分发挥和实现，追求个人成长和发展，

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我觉得桂顺校

友做到了。一个人在自身得到良好的

发展后，要有社会担当，尽一些应尽的

社会责任。桂顺的“六指虾虮家族”有

做慈善的优良传统，他爷爷卖虾虮赚钱

后，出钱出力，为村里修桥补路。他母

亲解放前高小毕业，知书达理，乐善好

施。临终前嘱咐桂顺：你条件好了，要

多帮帮那些困难的人。桂顺也一样，虽

然是一介平民，平时却热衷于做慈善、

做公益活动，播散正能量的种子，温暖、

影响他人。所以，自称为草根的桂顺校

友，在我眼里是不平凡的，他的实际行

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利他主义精神，也

是瑞中培育“敢担当，有智慧，能做事”

育人愿景的真实体现。

2023年 12月某日，桂顺来学校找

我，说自己即将去南极点追梦。我把一

面瑞中校旗交到桂顺校友手里，并祝福

他凯旋。一个月后，这面绕了大半个地

球，在南极点上空飘扬过的校旗回到了

母校，并被收藏在瑞中校史馆。和出发

时相比，它的上面多了几个邮戳，那是

珍贵的南极点邮戳。我希望瑞中学子

们都能像桂顺校友一样，做一个坚定不

移的行动派，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敢

追逐自己的梦想。

在极地
书写如歌的年华
——《南极点探险记》序

■王安国

每到6月5日这一天，我们这批鬓发

斑白的战友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

不刻意选择豪华的酒店，也不曾筹划搞一

次长途旅行，我们团聚的目的很平凡：互

道一声珍重，重温当年情谊，追忆那段流

失在北大荒的青春岁月。

整整五十四年了。1970年6月5日凌

晨，我们坐着大巴车，告别故乡，满怀激情

与梦想，踏上遥不可知的行程。有与亲人

离别的悲伤，更有对未来岁月的美好憧憬。

在金华转乘火车，后又转坐汽车，一

路直奔北大荒。经过四个昼夜的行程，我

们终于到达了位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三师十八团三营营部驻地兴隆镇。早已

有营部所辖几个连队的人员在指定地点

接待我们。按照统一安排，我们28名瑞

安知青被运送到二十七连。这就是我们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落脚点，当时的

口号是：“屯垦戍边。”

刚下车，眼前的景象令我们目瞪口

呆，几位女同胞失声痛哭。连队荒凉简陋

的现状远超大家的想象。

这是一个远离集镇、种田兼放牧牛羊

的北方小村，虽然冠名为生产建设兵团，

实则就是不折不扣的偏僻乡村。全连没

有一座砖砌瓦盖的房屋，几间最气派的红

砖建筑，顶上靠芦苇秆遮掩，两向分开，原

来是母羊的产房与连长办公室，临时隔出

两个大房间，成了我们这批新来知青的住

宿处。一排芦苇席铺在木板上用树杆支

撑着，席下面是麦秸，地面全是碎砂石，用

脚踩几下，还能发现未清理干净的圆形羊

粪蛋，整个连队还没有通电灯。

默默地走一圈，除了零星的土坯房，

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黑黝黝的泥土伴随

着仍有寒气的风，依稀夹杂几声羊叫声。

凭着青春的热血与活力，我们起早摸

黑在这片土地上劳作。铲地割麦，脱坯打

井，还曾经被集中组织起来去修铁路、修

水利（事实就是挖土方）。夏天去打草，双

手紧握大钐刀，腰臂合力割牧草，空中飞

舞着成群的蚊子，还有牛虻，脚下的湿泥

地中还不时见到蚂蝗。冬天进入冰封的

东沟里（沼泽地）割芦苇，积雪淹没了棉

鞋，有时脱下厚厚的棉衣手闷（手套），手

指被锋利的芦苇叶划破，感觉钻心的疼，

却流不出血。大约也是冻僵了吧？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还在大雪中迷失

了方向，在东沟里的雪野中涉雪行走了几

个小时，幸亏发现一位在窝棚里守芦苇荡

的络腮胡子男人，好心送我们回到住宿的

窝棚。当远远听到战友们那一声声回荡

在旷野的呼喊时，才明白：我们终于平安

回来了。

往事不堪回首，岁月把磨难演绎成亲

切的回忆；追忆似水年华，皱纹与斑点改

变了青春的容颜。

那一年，我未满十八周岁。转眼间，

三个十八年过去了，我们都跨过了古稀之

年。还有四位同连队的战友已经逝去。

记得十年前，几位战友专程去黑龙江

当年洒过血汗的连队故地重游，也见到了

几位阔别四十余年的老乡。一切都彻底

改变了：楼房取替了土坯屋，再找不到泥

泞的小路与别具特色的井旁轱辘，那一幕

幕情景同样令我们诧异，现实比梦幻更引

人感慨万千。

时过境迁奔波劳碌，江南塞北历尽沧

桑，不计贫富也不怨艾，我们曾经是患难

与共的同路人。可惜还有几位战友远在

他乡，不能如约来团聚，只能遥寄一句问

候与祝福。

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曾经的坎坷经

历，为眼前的岁月静好，为未来的祥和健

康，饮一杯庆贺的酒。

窗外雨水淅淅沥沥，青春年华似水流

去。那是一段血泪交加的艰苦日子，它凝

聚着我们这批人刻骨铭心的特殊记忆与

深情厚谊。
摄于北大荒，前排左二为作者施正勋

似水
流年
■施正勋

2023年12月20日，王安国校长为蔡桂
顺授旗壮行

年初时，拙文《1977年冬，县前头的红

榜》勾起了那个年代许多人的高考记忆；不

久前，参加了瑞安中学74届（3）班高中同

学会，又把自己拉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高中之后，高考之前，我们这代人是八

仙过海，各有各的活法，而我则有幸成为瑞

安县仙降区卫生所（院）中医科秦龙门先生

的最后一个弟子。

秦肇封（1908—1979），字龙门，以字

行，瑞安前金（今属飞云街道）人。1932年

从上海国医学院毕业后，回乡开设国医秦

龙门诊所，悬壶济世。其间曾在温州宗景

国医专修社任教。1938年，被推举为瑞安

中医公会理事；1948年，任中国医药研究月

报社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县卫协执委

副主任，瑞安县人民医院、仙降区卫生所

（现为市二医）中医师，瑞安县第一至第六

届人大代表。1962年，被评为省级著名中

医师。其人谦恭沉默，寡于言谈。于临床

治病，颇重医德，审证察脉，尤为精细，且每

于处方之后，必将煎药、服药及将息之法一

一嘱咐，云：“方药咸当，成在一篑。”可见秦

氏临证，周详备至，何其慎也。善疗内、妇

杂病，擅长“湿症”，尝谓：“东南一带，地处

窪下，水多地溽，浊气弥漫，其民濒海而居，

不时接触者，水与湿也，加之膏梁厚味，瓜

果生冷及酒酪之属，故临床所遇之疾患，挟

湿者半数有奇。”常以“二陈”“平胃”随证加

减，每收良效。故同仁称之“二陈先生”撰

有“谈湿”一文。所遗有《退思楼医案》等

（《瑞安市志·人物》第1690页、《瑞安市卫
生志·历代名中医传略》第302页）。
新中国成立前，中医师受过高等教育

的为数不多，名牌国医大学毕业者更是寥

若星辰。上海国医学院是民国初期由我国

医学家陆彭年（渊雷）和章成之（次公）在国

内率先创办的一所新式国医学院，教学设

备完善，图书馆藏丰富，有古今医学书籍。

我国著名学者思想家章炳麟（太炎）担任院

长，陆彭年担任教务主任兼伤寒金匮教授，

医学名家教授荟萃，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为

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批新型的高级医学人

才。秦先生聆听陆彭年、徐铨（衡之）、章成

之、余杰（公侠）及沈仲圭诸名师的教导，在

校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国医理论知识，学习

成绩优异，系上海国医学院第四届毕业生。

当我拜师为徒时，秦先生已年近古稀，

抱恙在身。起初，他犹豫再三，有点不想再

收徒（年事已高，且已有两位在学），唯恐误

人子弟（先生语）。后来，见我态度坚决，悟

性尚可，还算勤快，也就收为最后一个弟

子。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拜师仪

式。记得，第一天上班，我特意早点把诊室

打扫一遍，等他进门后，我诚惶诚恐地叫了

一声：“秦先生。”他不语，朝我点点头，就转

身去看病人了。两位师兄坐着抄方，我站

在一旁观看，我的中医师承生涯就这样开

始了。

杏林多嘉木，吾师隅南方。先生淡泊

名利，上海中医科班出生，却甘居乡里行

医，一心勤研“岐黄”经典，过着清贫、宁静

的生活。他那修长清癯的身躯，整洁朴素

的衣着，温文儒雅的举止，略显佝偻的背影

⋯⋯令人难忘！虽然因年迈原因而只上半

天班，但对病人、对学生态度和蔼，一丝不

苟。他治学务实严谨，随诊教诲；看病审证

察脉，老少无欺。先生要求我们学习一定

要“三熟”，即熟读中医经典，熟背方剂汤

头，熟知诸药性赋；要“三会”，即会望闻问

切，会古方今用，会融会贯通；要“三行”，即

为人行得正，为医行得实，为心行得平。先

生让我懂得如何“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先

生教我知道何为“宣肺开窍，提壶揭盖”；先

生使我明白为何“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五十年前学徒事，依稀记得抄方时。

仙降区卫生所坐落在飞云镇马道村飞

云西路，与城关镇隔江相望，城里人都叫江

南岸为“隔岸马道”。起初，我每天要起早

摸黑去飞云江渡口坐轮渡上下班，那著名

的3分钱“竹签”（船票）和伫立船头迎着早

晚时分飞云江上春夏秋冬的江风之感觉，

至今难忘！所以，我的微信名就是“飞云

渡”。后来，领导给我安排了筒子楼宿舍，

与中药房一位名叫魏宏畴的老先生同住。

十余平方，一老一少，他讲我听，其乐融

融。这真是“医拜秦先生，药问魏老丈”的

好时光。在他的手把手传授下，我们几个

同龄师兄弟在中药房里闻香辨色识药材，

捣药抓方比高低，也为中医学徒生涯平添

了几分乐趣！住筒子楼的岁月里，我除了

“借三更灯火，读两千文章”之外，还在卫生

所药厂里学习生产“黄连素”“食母生”和

“蒸馏水”，跟另一位中医师学习气功的“逆

式呼吸”等，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和快乐。

“师承”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

是：效仿某人或某个流派并继承其传统，师

徒相传的系统。《黄帝内经》中岐伯与黄帝

一问一答，正是师承制度之肇始。弟子随

师临证、侍诊左右，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通

过老师的点拨达到心领神会、掌握精髓的

效果，将老师的经验原汁原味地继承下

去。这种传承方式在历史上一直延续至

今，现有卫生部颁发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

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具体

规定要求。秦先生先后招收有五名弟子：

孙经敏、瞿汉云、杨跃进、谢来东和我。前

两位是六十年代初的学徒，大师兄孙经敏

先生既是他的得意门生，又是他的乘龙快

婿，为人谦和，深得先生之衣钵，也是我们

仨的“副导师”；二师兄瞿汉云先生，学业有

成，先是在瑞安县中医院工作，后任瑞安县

卫生局副局长。后三位（我们仨）是七十年

代初的学徒，我又比他们俩迟了几个月进

师门，是名副其实的“最后一个弟子”，但我

不敢妄称为“关门弟子”。因为百度百科解

释：“关门弟子”是师父最后收授的弟子。

师父在收关门弟子的时候都会十分慎重，

久而久之就变成师父最钟爱的弟子，并给

予其与其他弟子不同的特殊教诲和个别指

导，最终或特别出众，或地位特别高，甚至

获得真传。1977年学徒出师之后，我于冬

季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转学西

医。尽管，后来我还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中

西医结合内科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但深深

觉得“龙门高仰止，江鲤虚逐浪”。

大医德无痕，国粹弥须扬。2008年10

月24日，金秋时分，瑞安市隆重举行了纪念

名中医秦龙门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高

朋满座，我也特意从杭州赶来祝贺。纪念，

不仅是为了怀念，也是为了传承，更是为了

弘扬和创新发展。经由先生家人、好友和

学生等共同努力下，组稿完成了精美的《春

风风人——秦公龙门诞辰百年纪念册》，这

是一本完整的秦龙门先生原始生平资料和

学术思想之集大成。本文的照片和

部分资料也来源于该纪念册。

今年是先生诞辰116周

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个高大而清癯的背影

■

叶真

秦龙门（190
8—1979）

秦龙门毕业证书

秦龙门诞辰百年纪念册

浙江省卫生
厅原厅长张

承烈题词

浙江省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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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院长、

浙江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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